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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
天
，
彭
歌
是
抱
病
接
受
訪
問
的
，
他
的
臉
色
看
來
有

點
蒼
白
，
但
精
神
仍
很
好
。
坐
在
靜
靜
的
客
廳
裏
，
他
非
常

誠
懇
的
說
出
他
對
書
、
翻
譯
及
寫
作
的
看
法
。

民
國
五
十
九
年
，
彭
歌
出
版
了
他
的
第
十
三
本
長
篇
小

說
「
從
香
檳
來
的
」
之
後
，
就
沒
有
再
寫
小
說
。
近
年
來
，

他
的
寫
作
偏
向
專
欄
｀
翻
譯
、
評
論
、
遊
記
，
及
對
新
知
識

、
新
觀
念
或
新
作
品
的
介
紹
。
這
對
喜
愛
他
的
小
說
的
諮
者

來
說
，
是
個
損
失
，
對
他
個
人
來
說
又
何
甞
不
是
一
件
造
憾

的
事
，
因
爲
他
的
志
趣
還
是
在
寫
小
說
。
只
是
他
近
年
來
工

作
忙
碌
，
沒
有
太
多
的
時
間
，
而
小
說
是
需
要
有
較
長
的
時

間
，
心
力
集
中
才
能
寫
出
的
。

他
說
：
「
雖
然
我
以
很
大
的
誠
意
與
熱
倩
來
寫
專
欄
及

評
論
，
同
時
也
得
到
讀
者
的
謬
裳
，
但
我
總
覺
得
這
不
應
該

是
我
『
幹
它
一
輩
子
』
的
事
，
於
是
，
這
中
間
就
出
現
了－

種
妥
協
的
情
況
|
—

我
翻
譯
了
一
些
外
國
作
品
，
其
中
有
的

是
很
好
的
小
說
。
」

彭
歌
認
爲
這
種
妥
協
也
就
是
對
自
己
的
議
步
和
安
撫

1

自
己
寫
不
出
來
的
時
侯
，
就
翻
譯

一
些
別
人
的
作
品
吧

1
·
於
是
「
改
變
歷
史
的
書
」
·
「
權
力
的
滋
味
」
、
「
浩
嘏

後
」
、
「
人
生
的
光
明
面
」
·
「
天
地

－
沙
鷗
」
、
「
輪
影

r愛
書
的
人

彭
歌
訪
問
記

夏
祗
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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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生
」
等
書
就
分
別
問
世
。
這
些
書
受
到
讀
者
熱
烈
的
反
應

，
也
給
文
壇
上
帶
來
一
陣
熱
潮
，
而
其
中
有
好
幾
本
至
今
仍

在
暢
銷
中
．
這
是
彭
歌
始
料
未
及
，
也
深
感
欣
慰
的
一
件
事
。

自
從
中
國
有
了
外
文
翻
譯
作
品
以
來
，
所
謂
翻
譯
的
三

要
件
—
—

信
｀
逹
、
雅
－
直
是
大
家
爭
論
的
焦
點
。
對
於
原

事
創
作
，
再
從
事
譯
作
的
彭
歌
來
說
，
他
對
翻
譯
是
抱
着
什

麼
樣
的
看
法
呢
？
他
說
：

「
我
登
得
，
翻
譯
的
某
本
目
的
是
誰
不
懂
的
人
懂
，
應

該
要
做
到
『
信
』
，
但
『
信
』
不
應
祗
是
字
面
上
的
『
信
』

，
更
要
緊
的
是
把
握
住
原
著
者
的
精
神
及
心
願
。
我
想
，
翻

譯
的
人
應
該
完
全
沒
有
自
己
的
存
在
，
在
翻
譯
時
應
抱
着
『

如
果
這
個
作
者
會
寫
中
文
，
他
現
在
寫
出
來
會
是
什
麼
樣
子

』
的
心
理
。
有
人
認
爲
翻
譯
要
忠
賓
原
著
，
卽
使
不
通
都
可

以
，
這
種
論
調
未
免
太
勉
強
。
因
爲
，
語
文
是
反
映
文
化
思

想
的
，
有
些
詞
句
如
果
完
全
照
字
面
譯
，
中
國
證
者
無
法
體

會
，
而
這
也
就
失
去
了
原
作
者
原
來
的
意
思
了
。
所
以
我
認

爲
，
如
果
只
是
忠
箕
書
中
的
字
句
，
不
能
傳
逹
其
精
神
，
那

也
是
枉
然
。

「
林
語
堂
先
生
就
曾
擧
過
好
幾
個
英
文
華
語
化
的
例
子

。
喬
志
高
先
生
在
他
的
『
美
語
新
詮
』
書
中
，
對
這
個
問
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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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
有
很
深
入
的
探
討
。
」

近
年
來
，
彭
歌
翻
譯
的
作
品
，
多
半
是
富
有
戰
闢
精
神

及
鼓
勵
積
極
人
生
的
。
他
認
爲
我
們
正
處
於
國
家
多
難

，

人

心
脆
弱
的
時
期
，
我
們
的
國
策
是
反
共
産
、
爭
自
由
，
而
很

可
惜
的
是
，
我
們
文
壇
風
氣
却
是
十
分
『
美
麗
與
哀
愁
』
。

他
燃
起
了
一
根
姻
，
沉
思
了
一
下
說
：

「
我
們
的
民
族
優
秀
，
歷
經
苦
難

，
我
們
忍
受
外
來
的

不
公
平
迺
遇
，
自
己
却
堅
持
自
己
的
道
路
，

這
種
中
庸
的
糖

砷
是
值
得
宏
揚
的
。
在
臺
漓
的
中
國
作
家
們
，
作
品
中
表
塊

出
一
種
積
極
而
沉
着
的
態
度
，
雖
然
皆
以
反
共
爲
菡
調
，
但

作
品
中
涉
及
政
治
色
彩
的
並
不
多
，

我
凳
得
我
們
很
需
要
反

映
眞
煎
人
生
與
時
代
意
義
的
戰
鬪
性
作
品
。
我
也
願
意
多
譯

介
一
些
富
有
戰
閼
精
神
的
作
品
，
使
文
化
稍
神
在
交
流
中
得

到
鼓
勵
。

」

一
向
謙
和
穩
重
的
彭
歌
，
在
說
這
番
話
時
，
却
有
一
股

掩
不
住
的
激
動
。
接
涪
他
又
說
：

「
當
然
，
我
不
否
認
我
們
人
生
的
境
遇
中
有
許
多
壞
的

、

黑
暗
的

，
我
也
不
反
對
寫
出
社
會
武
賀
面

，
但
是
要
看
你

是
用
怎
樣
的
出
發
點
來
寫
，

最
起
碼
要
眞
煎
，
也
就
是
作
者

要
了
解
致
況
。
比
如
要
寫
礦
工
生
活
的
悲
慘
，
先
要
了
解
悲

慘
在
何
處
？
但
是
一
般
人
只
是
「
想
當
然
耳
」
。
雖
說
文學

是
想
像
的
，
但
作
品
本
身
也
要
堅
箕
，
作
者
要
了
解
透
澈
，

寫
出
來
才
不
會
空
洞
或
沒
有
眞
實
感
」
。

從
翻
譯
我
們
又
談
到
近
年
來
大
家
很
關
心
的
一
個
問
題

—
中
文
輸
出
。
做

爲
中
華
民
國
筆
會
的
會
員
，
又
曾
多
次

代
表
我
國
出
席
國
際
筆
會
，
彭
歌
對
於
增
進
國
際
間
文
學
的

交
流
工
作
很
注
意
。
他
說
：

「
要
我
國
文
學
作
品
進
軍
國
際
文
垧
，

菡
本
上
要
有
好

的
作
品
，
其
次
要
有
翻
譯
文
學
作
品
的
人
才
。
這
種
人
不
僅

要
懂
外
國
的
文
字
，

熟
悉
兩
國
的
文
化
背
景
，
還
要
對
文
學

愛
好
。
把
中
文
譯
成
英
文
的
費
用
可
能
比
原
著
的
稠
費
還
高

，
而
在
中
國
譯
介
作
品
不
多
的
情
況
下
，
要
在
國
際
書
市
場

上
銷
售
，
恐
怕
很
難
。
因
此
頸
一
件
事
必
須
要
做
到
卽
使
不

得
利
，
却
也
不
能
賠
綫
的
情
況
。
我
們
的
好
作
品
還
是
有
的

，
也
許
剛
開
始
做
不
會
引
起
外
國
人
的
注
意
，
但
數
鼐
多
了

。
就
會
引
起
外
國
人
重
視
了
。

「
我
想
，
我
們
現
在
對
中
文
輸
出
所
應
做
的
事
，

一
方

面
要
鼓
勵
英
文
好
的
中
圈
人
多
譯
介
中
國
作
品
，
另
一
方
面

也
要
聯
繫
中
文
好
的
外
國
人
來
做
這
個
工
作
。

「
據
我
所
知
，
有
一
個
叫
S
e
i
d
e
n
s
t
i
c
k
e
r

的
美
國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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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
是
專
門
翻
譯
川
端
康
成
的
作
品
。
他
精
通
日
文
，
熟
悉
川

端
作
品
，
但
他
還
說
過
川
端
作
品
中
最
美
的
、
最
好
的
部
分

，
也
就
是
他
譯
不
出
來
的
部
分
，
由
此
可
見
翻
譯
之
難
。
」

彭
歌
是
在
抗
戰
後
期
到
大
後
方
，
在
國
立
政
治
大
學
新

聞
系
畢
業
的
。
民
國
四
十
四
年
，
政
大
在
噩
復
校
，
彭
歌
以

第
一
名
的
成
績
考
囘
母
校
新
聞
研
究
所
。
民
國
四
十
九
年
他

又
到
美
國
深
造
，
攻
讀
新
聞
學
。

這
些
年
，
彭
歌
也
一
直
是
在
新
聞
單
位
工
作
。
接
受
了

多
年
的
新
聞
敎
育
，
從
事
多
年
的
新
聞
工
作
，
新
聞
對
於
彭

歌
的
寫
作
是
否
有
很
大
的
影
響
呢
？
他
說
：

「
新
聞
事
業
是
很
重
要
的
，
但
過
分
強
調
新
聞
工
作
的

態
度
，
有
時
對
世
界
也
有
妨
礙
。
像
現
在
一
窩
蜂
的
過
度
拿

新
聞
做
爲
最
後
價
值
評
斷
是
不
對
的
，
我
們
把
第
二
次
世
界

大
戰
期
間
的
新
聞
報
導
和
以
後
的
歷
史
對
照
起
來
，
會
發
覺

有
許
多
覷
點
都
不
一
樣
。
有
人
說
小
說
比
歷
史
重
要
，
歷
史

比
新
聞
更
重
要
。
我
想
所
以
有
這
種
說
法
，
是
因
爲
新
聞
所

記
載
的
只
是
當
時
的
情
況
，
歷
史
却
是
事
後
以
正
確
客
觀
的

態
度
寫
下
的
。
而
小
說
更
是
以
人
性
出
發
點
來
寫
出
，
它
對

人
的
感
動
力
更
大
。

「
新
聞
工
作
箕
在
太
忙
了
，
這
個
沒
完
，
那
個
又
來
了

，
使
人
不
能
專
心
想

一
個
特
別
的
主
題
。
我
倒
不
覺
得
新
聞

對
我
的
寫
作
有
什
麼
大
的
影
響
力
。
」

當
彭
歌
在
南
伊
利
諾
大
學
獲
得
碩
士
學
位
後
，
他
又
進

入
伊
利
諾
大
學
攻
讀
圖
書
館
學
。

一
年
之
後
，
又
獲
得
碩
士

學
位
。
是
什
麼
動
機
使
得
彭
歌
在
唸
完
新
聞
後
，
又
去
唸
圖

書
館
學
的
呢
？
他
說
：

「
學
了
圖
書
館
學
後
，
我
深
深
感
到
知
識
分
子
要
做
的

事
太
多
了
。
有
太
多
的
東
西
需
要
整
理
｀
加
以
說
明
，
使
其

發
生
更
大
的
影
響
。
」

彭
歌
認
爲
有
系
統
整
理
書
評
與
靈
目
是
迫
不
及
待
的
事

了
。
尤
其
是
書
目
更
需
加
強
。
所
謂
書
目
，
不
僅
是
做
菡
本

的
工
作
|
|
列
出

書
名
、
作
者
、
出
版
年
月
辶
凹
家
出
版
及

分
類
。
更
應
利
用
這
些
原
始
査
料
再
進

一
步
加
以
分
析
、
評

註
及
研
究
。
經
過
整
理
比
較
之
後
，
才
可
以
瘠
出
這
本
書
是
有

用
？
無
用
？
只
有
一
時
的
效
盎
或
可
以
永
遠
存
在
？
其
他
像

書
評
索
引
、
書
評
文
摘
也
是
可
以
根
據
書
目
再
做
出
來
的
。

彭
歌
捺
息
了
姻
頭

，
再
燃
起
一
根
炳
，
繼
檟
說
：

「
現
在
臺
濺
平
均
每
年
出
版
四
千
本
書
，
其
價
值
如
何

？
應
該
有
專
家
加
以
客
觀
的
評
鑒
。
做
學
問
的
人
最
苦
惱
就

是
，
不
知
臺
灣
有
多
少
査
料
書
籍
，
要
研
究
起
某
個
問
題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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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常
常
有
不
知
去
那
裏
尋
找
資
料
的
茫
然
。
幾

乎
每
一
個
人
開
始
研
究
一
個
問
題
都
要
從
頭
開

始
，
這
是
一
種
浪
費
。

「
最
近
國
立
政
治
大
學
，
有
一
位
唐
屹
先

生
，
他
是
伊
斯
坦
堡
大
學
博
士
，
就
遇
到
了
這

種
困
擾
，
他
目
前
正
在
研
究
蒙
古
史
，
蒙
古
史

在
近
年
來
頗
受
人
重
視
，
歐
美
及
日
本
的
學
術

界
也
有
人
在
研
究
這
段
時
間
的
歷
史
。
而
唐
先

生
在
國
內
無
法
找
到
査
料
，
於
是
只
好
到
美
國

去
找
。
這
件
事
也
使
我
想
到
，
如
果
我
們
的
書

目
工
作
做
得
好
，
如
果
我
們
有
很
完
整
的
中
國

歷
代
各
朝
的
書
籍
、
地
圖
等
原
始
査
料
，
那
硏

究
起
來
就
方
便
多
了
，
更
不
必
求
之
於
人
了
。

也
許
有
人
一
輩
子
不
覺
得
這
方
面
的
缺
欠
，
但
在
學
術
界
，

這
個
痛
苦
是
很
普
遁
的
。

「
最
近
葉
維
廉
在
聯
合
副
升
上
撰
文
，
也
提
到
這
個
問

題
，
他
說
他
十
四
｀
五
歲
時
，
曾
猛
讀
自
五
四
以
降
到
四
十

年
代
的
作
品
，
尤
其
是
詩
方
面
的
。
但
現
在
時
時
想
追
捕
當

時
的
印
象
，
發
現
那
些
書
都
無
法
找
到
了
，
心
中
無
限
沮
喪

。
他
很
感
慨
談
到
，
現
在
年
輕
的
作
家
是
全
無
五
四
以
來
新

文
化
、
新
文
學
傳
統
的
持
繽
意
識
和
歷
史
透
視
的
，
他
們
想

讀
也
不
易
找
到
書
本
。

「
雖
說
現
在
已
進
步
到
電
腦
時
代
，
但
是
如
果
沒
有
很

完
整
的
原
始
資
料
，
建
立
系
統
，
那
電
腦
也
無
法
幫
得
上
忙
。

「
過
去
，
曾
有
些
海
外
學
成
的
人
士
囘
國
，
服
務
了
一

段
時
間
又
再
行
出
國
，
原
因
之

一
是
，
在
國
內
住
久
了
，
就

和
原
來
所
學
的
東
西
脫
節
。
這
是
皮
悄
，
肚
會
日
新
月
異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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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果
不
能
得
到
自
己
本
行
的
書
目
、
索
引
，
就
無
法
知
造
這

門
學
問
最
近
的
發
展
和
變
化
，
的
確
會
造
成
脫
節
的
現
象
。

這
也
是
我
們
知
識
界
較
弱
的
一
環
°
」
}
老
歌
認
爲
現
在
科
技

方
面
的
書
目
資
料
做
得
遠
不
錯
，
像
中
山
科
學
院
的
圏
書
資

料
差
不
多
已
經
上
路
了
。
這
主
要
原
因
是
科
技
方
面
的
西
文

査
料
本
身
就
已
經
相
當
系
統
化
了
。
國
家
科
學
莘
金
會
也
有

査
料
中
心
，
因
此
，
自

然
科
學
界
做
研
究
工
作
就
要
容
易
得

多
了
。

．

另
外
像
農
業
方
面
農
復
會
出
版
品
的
農
業
索
引
做
得
很

不
錯
，
也
一
直
沒
斷
過
。
農
復
會
圓
書
館
的
馬
景
賢
先
生
目

前
正
在
做
所
有
關
於
中
外
研
究
與
中
國
有
關
書
目
的
整
理
。

這
個
工
作
是
相
當
艱
巨
的
，
目
前
還
沒
有
人
做
過
。
馬
先
生

還
做
了
從
民
國
三
十
八
年
開
始
，
所
有
豪
灣
雜
誌
討
論
有
關

臺
灣
經
濟
問
題
的
文
章
的
書
目
。
他
說
：

「
近
幾
年
，
臺
灣
工
商
業
發
逹
，
但
有
關
工
商
的
書
目

索
引
却
很
缺
乏
。
在
遠
東
，
日
本
、
韓
國
都
已
經
做
得
很
不

錯
了
，
我
們
咒
在
應
該
迎
頭
趕
上
。
」

他
很
感
慨
的
說
：

「
二
十
多
年
前
，
曾
有
西
方
學
者
在
訪
問
臺
灣
之
後
，

說
我
們
這
兒
是
一
片
文
化
沙
漠
。
當
時
曾
引
起
我
們
知
識
分

子
的
不
滿
與
震
動
。
但
是
我
們
不
得
不
承
認
，
臺
灣
的
書
籍

的
確
缺
乏
系
統
化
的
整
理
，
圖
書
査
料
不
足
是
事
箕
，
但
更

重
要
的
是
，
卽
使
極
其
有
限
的
圖
書
資
料
，
也
仍
缺
乏
系
統

化
，
邏
輯
化
的
整
理
，
以
便
於
讀
者
査
考
參
閱
而
發
揮
其
更

大
效
用
。
」

他
很
推
崇
目
前
全
世
界
最
大
，
也
殼
重
要
的
參
考
書
出

版
公
司
丨
丨
威
爾
森
公
司
的
作
法
。

他
說
：
「
這
家
公
司
所
出
版
的
數
十
種
英
文
索
引
，
書

目
參
考
工
具
，
其
影
響
與
貢
獻
都
是
世
界
性
的
。
由
於
這
些

參
考
工
具
，
使
得
各
立
門
戶
的
學
間
與
知
識
，
建
立
起
更
爲

密
切
的
互
相
關
連
，
尤
其
重
要
的
是
，
在
各
門
學
問
範
圍
之

內
，
使
同
類
作
品
的
內
容
，
經
過
科
學
化
，
系
統
化
的
整
理

與
安
排
，
成
爲
一
個
井
然
有
序
的
整
體
。
」

他
把
這
些
索
引
，
書
目
等
，
比
喻
做
鑰
匙
，
一
套
套
的

鑰
匙
使
人
打
開
知
識
的
府
庫
。

目
前
，
彭
歌
是
中
央
日
報
總
主
筆
，
每
星
期
他
固
定
要

爲
中
央
日
報
寫
一
到
三
篇
的
社
論
，
另
外
他
還
在
聯
合
報
撰

寫
「
三
三
草
」
專
欄
。

．

每
星
期
，
他
在
臺
灣
大
學
圖
書
館
系
有
七
小
時
的
課
，

他
敎
的
是
西
文
參
考
査
料
｀
害
評
寫
作
及
大
衆
傳
播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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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
天
，
彭
歌
的
作
息
時
間
幾
乎
是
排
得
滿
滿
的
。
敎
書

，
必
須
要
做
準
備
工
作
。
撰
寫
祉
論
，
更
需
要
參
考
許
多
資

料
，
不
斷
的
吸
收
新
的
知
識
及
專
門
性
的
學
問
。
他
很
少
參

加
應
酬
演
講
，
座
談
會
也
儘
噩
避
免
，
爲
的
是
多
寫
點
東
西

，

多
看
點
書
。
他
也
經
常
做
筆
記
，這
是
爲
他
將
來
寫
小
說

蒐
集
材
料
的
。

做
爲
一
個
新
聞
工
作
者
，
璿
報
是
他
每
天
不
可
缺
少
的

。
因
爲
時
間
不
移
，
雜
誌
只
能
做
選
擇
性
的
閱
讀
。
贖
書
是

彭
歌
的
嗜
好
，
也
成
爲
他
的
生
活
習
慣
之
一
，
他
自
認
在
這

點
上
他
是
很
幸
運
的
。

在
中
外
作
家
裏
，
他
最
欣
貫
的
是
托
爾
斯
泰
。
他
認
爲

他
是
一
個
天
才
，
而
且
他
所
有
的
天
才
都
用
在
寫
作
上
，
並

且
發
揮
出
來
。

他
說
：
「
有
時
看
了
一
本
書
，
心
裏
會
想
，
也
許
自
己

也
可
以
寫
得
出
來
，
但
是
有
些
作
品
看
後
，
自
己
却
很
明
白

自
己
今
生
今
世
是
永
遠
寫
不
出
來
的
。
托
爾
斯
泰
的
作
品
就

給
人
這
種
感
覺
。
『
紅
樓
夢
』
也
給
我
這
種
感
受
。
」

靜
靜
的
客
廳
裏
，
彭
歌
用
純
正
的
國
語
，
有
條
不
紊
的

談
着
。
偶
爾
，
網
靜
的
女
主
人
'
|

|
徐
士
芬
女
士
，
很
客
氣

的
出
來
招
呼
茶
水
。
客
廳
佈
置
得
樸
素
而
穏
重
。
一
面
牆
的

大
書
樫
，
除
了
書
，
看
不
到
什
麼
擺
飾
，
看
得
出
主
人
是
個

愛
書
的
人
。

椅
角
的
大
茶
几
上
，
擺
放
着
一
個
鏡
框
，
是
彭
歌
和
他

的
兩
個
兒
子
姚
晶
、
姚
幸
的
合
照
照
片
，
照
片
中
彭
歌
正
對

着
鏡
頭
，
姚
晶
和
姚
姦
一
人
一
邊
，
側
着
臉
吻
着
父
親
的
雙

頰
，
彭
歌
笑
得
好
開
心
、
好
年
輕
。

照
片
中
的
兩
個
孩
子
只
有
七
｀
八
歲
的
樣
子
，
推
算
起

來
這
張
照
片
恐
怕
有
十
多
年
了
。
但
是
眼
前
的
彭
歌
，
除
了

臉
龐
胖
了
許
多
以
外
，
看
不
出
有
什
麼
改
變
。
我
不
免
驚
奇

歲
月
並
沒
有
在
彭
歌
身
上
留
下
太
大
的
痕
~
。
彭
歌
開
心
的

笑
着
說
：「

大
概
男
人
都
不
容
易
顯
老
吧
！
」

年
輕
時
代
的
彭
歌
，
看
起
來
是
個
書
生
的
樣
子
，
今
天

的
彭
歌
更
添
增
了
一
分
中
年
人
的
睿
智
及
潢
洒
。

對
於
當
今
臺
灣
社
會
的
誼
書
風
氣
，
彭
歌
認
爲
有
很
好

的
趨
向
。
因
爲
新
盡
越
來
越
多
，
幾
乎
每
個
星
期
都
有
新
的

出
版
社
成
立
，
這
顯
示
有
人
買
書
。

他
覺
得
，
目
前
主
要
的
問
題
在
於
，
父
母
及
師
長
怎
樣

來
輔
導
年
輕
人
看
書
，
培
養
他
們
誼
書
的
興
趣
。
而
且
知
識

界
也
應
該
有
一
個
很
客
觀
的
評
鑒
制
度
，
光
是
靠
一
｀
兩
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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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主
觀
的
鑒
是
評
沒
有
多
大
作
用
的
。
他
說
：

「
現
在
大
家
過
分
強
調
『
評
』
，
其
實
書
評
不
祗
是
要

評
，
首
先
必
須
要
噴
者
知
道
這
是
一
本
什
麼
樣
的
書
，

然
後

再
對
書
的
好
壞
加
以
評
鑒
。

「
我
認
爲
壞
書
根
本
不
值
得
評
，
所
評
的
書
應
該
都
是

合
乎
讀
者
需
要
的
。
這
樣
才
可
以
達
到
助
長
推
廣
讀
書
風
氣

的
目
的
。

」

他
建
議
多
頒
發
各
種
類
的
「
奬
」

，
來
鼓
勵
好
的
作
品

，
並
籍
此
掀
起
贖
書
風
氣
，

像
日
本
的
芥
川
奬
是
爲
通
俗
小

說
而
設
的
，
直
木
奬
是
爲
正
統
文
學
作
品
而
設
的
。
這
兩
種

不
祠
類
的
奬
，
在
日
本
都
受
到
相
當
的

重
視
。
再
者
美
國
的

普
立
玆
奬
，
甚
至
世
界
性
的
諾
貝
溺
奬
，
都
是
在
作
家
及
誼

者
心
目
中
有
相
當
份
展
的
。

臺
灣
雖
然
也
設
有
多
種
獎
，
但
在
誼
者
與
作
者
之
間
似

乎
並
沒
有
發
生
太
大
的
作
用
。

他
覺
得
我
們
不
妨
參
考
外
國
的
方
法
來
做
。

像
外
國
的

圖
書
館
學
會
每
年
也
有
選
當
年
度
好
書
的
工
作
。
像
美
國
的

紐
約
時
報
、
時
代
週
判
每
個

星
期
都
有
一
個
暢
銷
書
的
目
錄

，
這
是
根
據
全
國
書
商
提
供
的
統
計
資
料
做
出
的
。
這
種
暢

銷
書
目
只
是
提
供
讀
者
一
個
參
考
，
與
書
本
身
的
好
壞
無
關

，
更
不
是
價
值
判
斷
。
他
認
爲
詔
者
具
有
相
當
的
水
準
以
後

，
所
謂
的
暢
銷
書
目
只
可
供
參
考
，
對
他
們
選
書
的
影
嚮
並

不
太
大
。

時
代
週
刊
每
年
還
有
好
書
的
介
紹
，
並
有
專
家
總
論
這

一
年
的
美
國
出
版
界
，
往
往

寫
得
都
很
客
觀

，
有
時
也
加
以

嚴
厲
的
批
評
。

總
之
，
在
國
外
有
許
多
機
構
在
做
這
些
事
，
這
對
推
廣

文
藝
及
敎
育
都
有
很
大
的
幫
對
。

彭
歌
曾
說
過
，
影
響
他
人
生
最
大
的
體
驗
有
三
次
l
|

＇

第
一
次
是
民
國
三
十
二
年
的
太
行
山
之
行
，
他
首
次
覺
悟
到

山
河
之
大
及
自
身
的
袁
任
；
第
二
次
是
三
十
八
年
到
逹
豪
灣

的
感
受
，
刺
激
了
他
創
作
的
努
力
；
第
三
次
是
赴
美
留
學
的

三
年
四
個
月
，
使
他
眞
正
得
知
為
學
的
門
徑
；
體
瞼
出
知
識

的
尊
嚴
與
必
須
。

這
些
也
激
起
他
寫
作
的
熱
情
。

他
說
：

「
從
大
陸
來
鎏
漓
後
的
頭
些
年
，
我
們
的
小
說
以
描
寫

大
陸
上
的
生
活
，
作
家
個
人
的
童
年
的
囘
顧
較
多
，
這
是
－

種
懷
鄉
病
，

是
古
今
中
外
都
有
的
例
子
，
可
以
說
是
經
過
戰

亂
後
一
種
痛
定
思
痛
的
感
覺
。
近
十
年
來
，
新
作
家
以
社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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寫
演
方
面
的
作
品
爲
多
，
這
可
以
說
是
應
有
的
趨
向
，
以
前

是
囘
顧
，
現
在
開
始
往
前
看
。

「
文
學
與
科
學
不
同
，
往
前
看
或
往
後
看
不
一
定
決
定

作
品
的
價
值
、
主
要
遠
是
在
於
寫
得
好
或
不
好
，
我
覺
得
不

必
說
從
某
年
某
月
以
後
就
不
必
談
，
或
是
光
談
現
在
，
不
談

過
去
。
有
人
說
經
過
八
年
抗
戰
，
大
陸
淪
陷
這
一
段
大
的
動

盪
，
我
們
却

一
直
沒
有
好
的
現
代
史
小
說
。
我
想
，
也
許
是

現
在
還
沒
有
。
像
以
南
北
戰
爭
爲
背
景
的
『
飄
』
，
就
是
在

南
北
戰
爭
結
束
後
五
十
年
才
寫
出
來
的
。
『
戰
爭
與
和
平
』

也
是
在
戰
後
經
過
一
段
不
算
短
的
時
間
才
問
世
的
。
隔
了
－

段
距
離
再
用
小
說
的
方
式
來
寫
那
段
時
間
的
事
，
也
是
不
壞

的
。

」目
前
，
彭
歌
的
兩
個
兒
子
都
不
在
身
逯
，
老
大
姚
晶
自

清
華
大
學
物
理
系
畢
業
後
，
已
出
國
深
造
。
老
二
姚
幸
臺
大

中
文
系
畢
業
，
目
前
正
在
服
兵
役
。
平
靜
和
諧
的
家
居
生
活

是
彭
歌
寫
作
不
斷
，
進
修
不
停
的
主
要
原
因
。
彭
歌
曾
對
人

說
過
，
由
於
他
太
太
的
生
活
簡
樸
，
治
家
有
條
不
紊
，
以
及

對
他
不
斷
的
鼓
勵
，
使
他
能
不
必
爲
生
活
和
家
務
操
心
，
而

能
安
心
讀
書
專
心
寫
作
。

他
認
爲

一
個
人
常
常
因
爲
許
多
責
任
在
身
，
而
無
法
完

姻從
六
版
的
「
燜
愁
」
到
新
作
「
三
更
有
夢
書
當
枕
」
作

者
一
貫
地
以
樸
質
平
易
近
人
之
筆
，
寫
她
對
親
人
｀
師

友
的
擬
念
；
童
年
｀
鄉
土
的
眷
戀
，
日
常
瑣
事
的
感
受

，
文
字
如
風
行
水
面
，
而
自
其
功
力
，
尤
其
透
出
東
方

人
眞
摯
｀
溫
厚
的
情
操
。
這
也
許
是
中
可
英
、
日
「
讀

者
文
摘
」
一
再
選
用
琦
君
散
文
的
原
因
，
茁
一
篇
定
會

接
讀
二
篇
三
篇
，
細
細
的
體
味
而
至
愛
不
釋
手
。

書
評
書
目
出
版
祗
印
行
·
全
省
各
大
書
店
均
售

愁

琦

君
署

每
冊
4
0元

郵
崤
九
折

全
按
照
自
己
的
心
願
行
事
。
如
今
他
的
孩
子
已
自
立
，
使
他

有
更
多
的
時
間
做
自
己
想
做
的
事
。
他
說
：

「
人
生
百
年
，
在
你
所
能
的
環
境
中
盡
到
你
最
大
的
努

力
，
是
最
快
樂
的
事
了
。
能
做
得
好
固
然
最
好
，
如
果
不
能

做
得
好
，
能
盡
了
力
也
就
很
好
了
。
」

告
辭
時
，
我
們
一
起
從
六
樓
搭
乘
電
梯
下
來
。
彭
歌
推

推
他
的
眼
鏡
，
厚
厚
的
鏡
片
後
閃
着
學
者
的
睿
智
，
開
朗
的

神
情
中
帶
着
滿
足
的
笑
意
說
：
「
對
於
寫
作
的
人
來
說
，
所

有
的
痛
苦
都
是
有
報
償
的
。
」




